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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敦儒嘉禾隐逸词的情感内蕴 

孙越
1
 

(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江苏 南京 210097) 

【摘 要】：词人朱敦儒在 1146 年致仕后退隐嘉禾，创作了七十余首隐逸词，其词作中的景色与风物描写极富

水乡特色，所描绘的隐士生活简朴而充实，颇富“林泉之乐”。其词作亦包孕了词人深挚而复杂的情感，其中故国

之恋、乡关之思、悔过之念皆是这一时期词作情感的重要方面；而历经沧桑之后对名利的淡然、对世事的彻悟，更

是此期词作的主要感情基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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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敦儒(1081-1159),字希真，号岩壑，是两宋之际的重要词人，其词作颇有“自传体”性质，记录了一生的行藏出处。比

起早年在汴京的鲜衣怒马、年少轻狂，中年在江西、岭南等地的仕隐两难，朱敦儒暮年行游于嘉禾山水之间，并以词作对其一

生传奇经历进行概括总结，体现了王朝“兴废”对作家“文变”的影响。在此前，刘欢的《朱敦儒词的自传性特点》
[1]
、丛培欣

的《朱敦儒词风格嬗变略论》[2]、熊悦的《〈樵歌〉地理空间研究》[3]等文皆对朱敦儒的生平和词作作了清晰的界定，对其隐逸

思想也有所探讨，但针对其隐逸嘉禾时期的词作进行研究者寥寥。 

根据邓子勉《樵歌校注》[4]584,希真词存世 242首，其中有明确系年是写于致仕以后的有 71首，约占总数的近三成。本文以

朱敦儒后期隐逸词作为底本，从一定的文学地理学视角挖掘嘉禾山水之美，品析悠游林泉之乐，体味词作者对于人生阅历的总

结，为深入了解朱敦儒其人其词，或可备一说。 

一、嘉禾隐逸词中的山水风物 

嘉禾，即今嘉兴，秦时即已置由拳县，素来岁稔年丰、物阜民丰。三国时，孙权以“由拳野稻自生”而“改为禾兴县”。[5]

后晋时，嘉兴置秀州府，北宋又改秀州府为嘉禾郡。两宋之际，此地南接临安府、北邻苏州府，属江南文化圈，在当时颇为兴

盛。嘉兴处在几个繁盛的府郡之间，大有“闹中取静”之势，成了文人遁隐的一个去处。同期文人赵长卿、赵衮亦隐居于此。 

《樵歌》中有许多对于嘉禾风景名胜的描写。鸳鸯湖(今称南湖)在嘉兴城南，素来以轻烟拂渚的景致为文人墨客所赏爱。

闻人兹的《南湖草堂记》有“槜李，泽国也，东南皆陂湖，而南湖尤大”。[6]鸳鸯湖水面宽阔、水网密布，颇有水乡特色。纵览

《樵歌》,有两首词是为鸳鸯湖所作。如“鸳鸯湖上，波平岸远，酒酽鱼肥。好是中秋圆月，分明天下人知”[4]178 所述，中秋时

节，朱敦儒与友人泛舟湖上，啜美酒、啖鲜鱼，月色皎洁澄澈，可谓“良辰”“美景”“赏心”“乐事”四美兼具；而“失却

故山云，索手指空为客。莼菜鲈鱼留我，住鸳鸯湖侧”[4]249所述，更是朱敦儒异乡为家心态的体现。诗人虽已远离故土，但是莼

菜和鲈鱼仍能慰藉他的思乡之情，定居鸳鸯湖畔，亦可给他带来心灵归属感。据《晋书·张翰传》记载：“翰因见秋风起，乃

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。”[7]2384张翰在洛阳做官，想念江南的鲈鱼和莼菜，但生于嵩洛的朱敦儒，却可以在江南的莼菜和鲈

鱼之中慰藉自己的乡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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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鹤洲，也是嘉禾奇景之一。朱茂时的《咸春堂遗稿》有“城南放鹤洲，相传为唐相裴休别业，名曰‘裴岛’,然考新旧唐

书俱不言……或曰南渡初礼部郎中朱敦儒营之以为墅洲，名其所题，虽不见地志，观《樵歌》一编，多在吾乡所作此说近是”[8],

清初杜浚亦有“此地推林壑，朱家放鹤洲，绣衣心更远，倦圃地偏幽，万竹干霄去，双桥信水流，绕园无限好，收拾在扁舟”
[9]

之句，这些都有朱敦儒晚年在放鹤洲营造居室的记载。 

放鹤洲为鸳鸯湖中小岛，相传是因白鹤来翔于此，故名之。纵观《樵歌》,有三处与鹤有关的描写，其中之一为“鹏海风波，

鹤巢云水，梦残身寄尘寰，老来穷健，无闷也无欢”。[4]75在中国文化中，鹤向来是延年益寿的祥瑞之兆。在《樵歌》中，鹤亦

成为朱敦儒心态的体现，他一生倦游，只想在晚年优游卒岁。写于绍兴二十七年(1157)的《洞仙歌·今年生日》中“问先生有

甚阴德神丹，霜雪里，鹤在青松相似”[4]66,描摹了仙鹤在林间自在栖息的神态。而“老屋穿空，幸有天遮蔽。不饮香醑常似醉。

白鹤飞来，笑我颠颠地”
[4]199

,白鹤则成了简朴且自得的隐居生活中的良伴，与陋室、美酒相得益彰。朱敦儒借白鹤之笑，来展

现自己疏放狂荡的性情。以“放鹤”为居所命名，亦可见其对于自在生活状态之向往。 

品朱敦儒的隐逸词，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其描绘的清新秀逸的江南景致，亦在于颇富水乡风情的民俗风物。菱是水乡

特有的水生植物，常为江南居民的盘中餐。采菱之时常唱歌谣，起助兴、解乏的作用，诚如陆游《菱歌》所云“问君底事浑忘

却，月下菱舟一曲歌”
[10]

,以吴侬软语所唱的菱歌悦耳动听，听之使人忘忧。《苏武慢·枕海山横》中描绘的“闲寻桂子，试听

菱歌，湖上晚来凉好”,[4]57亦是如此。菱歌相伴，乘凉泛舟成了隐逸生活中的独特体验。 

同样，莲、萍也是水乡常见的水生植物。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中，描写“莲”的地方有 10处、描写“萍”的有 3处。“露

卧一丛莲叶伴，芙蓉香细水风凉，枕上是仙乡”[4]231 和“几处兰舟，采莲游女，归去隔花相恼”[4]57,传神地展现了荷花撷之不尽

的幽香和采莲少女的曼妙情态；“雨丝断送凉成阵，风里芙蓉斜不整”[4]231则是描写莲花在疾风骤雨之中被摧折的情状，这与周

邦彦的“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迥然不同，多了一种柔花为风雨所败的悲剧美和残缺美。“浪萍风梗，寄人间，倦为客”
[4]215

、

“约回萍叶波心静，催唤吴姬迎小艇”[4]223,则写尽萍花无根无据、四处飘零、随波逐流的情态。与莲相比，萍花少了几分娇俏

而多了几分轻盈。 

与水乡有关的，还有关于水鸟的描写。在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中，鸥出现了 6次，鹭出现了 4次，其中鸥鹭连用共有 3处。

“鸥鹭”向来被视为淡泊隐居、不以世事为怀的象征，如： 

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沤鸟游，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“吾闻沤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，吾玩之。”

明日之海上，沤鸟舞而不下也。[11] 

鸥鸟心性自由，不屑成为人的玩物，为人类所役使，故也为朱敦儒所赏爱，引为伴侣。从“日长几案琴书静，地僻池塘鸥

鹭闲”[4]140中可见，朱敦儒平日深居简出，琴书相伴，鸥鹭为友，别有一番情趣。“红尘今古转船头，鸥鹭已陈迹。不受世间拘

束，任东西南北”[4]142,他亦将“鸥鹭”看作了高蹈遁世的隐者象征。无论时间如何流逝、世事如何转变，鸥鹭依然来去自由、

无所挂碍。“鸥鹭苦难亲，矰缴忧相逼。云海茫茫无处归，谁听哀鸣急”[4]310,朱敦儒在回顾人生轨迹时，虽然觉得“云海茫茫

无处归”,却还是将归隐山泽作为最终出路。 

水乡泽国亦多产鱼。对鱼的描写，在朱敦儒晚年的隐逸词中亦不鲜见。在嘉禾隐逸词中，共有 6 处描写与鱼有关。在朱敦

儒的笔下，水乡的鱼不仅种类繁多，且各具风味。“水精盘，鲈鱼脍，点新橙”
[4]17

,直言鲈鱼鲜美，在精心烹脍后，装以精致的

盘子，辅以鲜橙，便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；“锦鳞拨刺满篮鱼，取酒价相敌”[4]258,亦描摹出网得之鱼的鲜活灵跳，深为当地

人赏爱，故而与酒价相埓；“斫鱼作鲊。酒面打开香可醡。相唤同来。草草杯盘饮几杯”,[4]278 则涉及江南人对于鱼制品特有的

工艺——鲊鱼，具体是指用盐和红曲腌制鱼；《释名·释饮食》“鲊，菹也，以盐米醸之以为鲊，熟而食之也”[12],在此，鲊鱼

的美味亦可为读者所共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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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敦儒出生于嵩洛，常以车马行路，而嘉禾之地，舟船却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嘉禾隐逸词中，共有“舟”10处、“船”18

处、“艇”3处，可见，舟船不仅对于江南人的出行有重要影响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人坐于船中，视野渐渐

开阔，看到的风景亦俯仰生姿。 

郭熙、郭思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提出了“三远理论”,将观察景物的各个视角具象化，显现出古人独特的空间审美意识： 

山有三远：自山下而仰山巅，谓之高远；自山前而窥山后，谓之深远；自近山而望远山，谓之平远。高远之色清明，深远

之色重晦，平远之色有明有晦。[13] 

《樵歌》中“寻花携李，红漾轻舟汀柳外。小簇春山，溪雨岩云不饱帆”
[4]269

,便是运用了“平远”视角，舟与柳，一远一

近，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感；“溪雨岩云”,一上一下，亦是对“高远”视角的巧妙运用。“放船纵棹，趁吴江风露，平分秋色。

帆卷垂虹波面冷，初落萧萧枫叶”[4]54 亦采用了一舟一江的画面模式，使得周围的景物颇富层次感。“催唤吴姬迎小艇。妆花烛

焰明相映。饮到夜阑人却醒。风雨定。欲归更把阑干凭”[4]222,舟船之于江南，不仅仅有交通、观景的作用，更是文人饮酒听曲

的好去处，“吴姬”妆容精致、颜色姣好且能歌善舞，亦成了一种别有风情的江南符号。 

二、嘉禾隐逸词中的隐居之乐 

秀美的江南风景和迷人的水乡风物，为朱敦儒晚年的隐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朱敦儒在此间的生活亦是简朴而充实的。没

有金觞肴馔，没有锦衣玉食，却委实怡然自乐。 

朱敦儒在嘉禾的小园名“岩壑”,“高人已逐烟霞去，此地犹余岩壑存。十数小峰缠古蔓，两三老木长盘根。月沉翠柳空梁

影。雨洗苍苔带屐痕……”[14],展现了朱敦儒隐居处漱石枕流的清幽，而“好个中秋时节，莫恨今宵无月，岩壑一灯青，寒浸水

香留客，留客，留客，相对无言无说”[4]357,亦展现了朱敦儒居所的僻静幽深、远离尘嚣，但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,朱敦儒的品性

才情亦吸引同道之人的到访，即使无言无说，亦可两心相契。“一个小园，两三亩地。花竹随宜旋装缀。槿篱茅舍，便有山家

风味。等闲池上饮，林间醉”,[4]189 在自己的园地里，朱敦儒宛如一位农夫，辛勤耕耘自己的园地，有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

归”的田园之乐，也有“竹篱茅舍自甘心”的清贫自守。 

琴是“文人四友”之一，也为朱敦儒的隐居生活增色助兴。“山翁散发，披衣松下，琴奏瑶池三弄。曲终鹤警露华寒，笑

浊世、饶伊做梦”[4]108,朱敦儒披衣散发，有佯狂者之貌，亦有“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”的挥洒自如。 

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中有言“乐琴书以消忧”,书亦是幽居者的良伴。朱敦儒“南渡寓郡城有读书堂在天庆观”[15],隐居

之后，潜心读书，亦如其所言： 

竹粉吹香杏子丹。试新纱帽纻衣宽。日长几案琴书静，地僻池塘鸥鹭闲。寻汗漫，听潺湲。淡然心寄水云间。无人共酌松

黄酒，时有飞仙暗往还。[4]140 

可见，彼时的朱敦儒过着一种琴书相伴、淡然自适的神仙生活。 

“画”亦是朱敦儒幽居生活的点缀。“风落芙蓉画扇闲。凉随春色到人间。乍垂罗幕乍飞鸾”[4]324,画扇成了幽居之人不可

或缺之物，体现了文人高雅的情趣。 

“酒”向来有消愁解忧之效，亦是朱敦儒隐逸嘉禾时期的良伴。“落帽酒中有趣，题桥琴里无心。香残沈水缕烟轻。花影

阑干人静”,
[4]258

朱敦儒谙得酒中之趣，沉醉其中。此外，“落帽”化用《晋书》中“孟嘉落帽”的典故，此典向来用以称道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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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被谐谑讥讽所左右而依旧镇定自若的优雅。致仕后的朱敦儒，便是如此，保持着这一份从容，在琴与酒中，寻找无尽的乐

处： 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。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，黄泉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。领取

而今现在。[4]264 

隐居后的朱敦儒无牵无挂，在自己的一方园地里歌舞开怀。此时的他意识到，无论是寂寂无名还是青史留名，百年之后亦

不过是一场梦，人在生前无论拥有怎样的才华，最终亦要走向黄泉路。在醉酒狂歌之后，朱敦儒明白了一切无须刻意追寻，随

缘自适便可。 

“梅”则是朱敦儒致仕之后的又一良友。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品性，称道的就是梅花不畏霜雪的孤寒，在朱敦儒笔下，梅花

则一直是自身独立人格的化身。 

朱敦儒早年词句“诗万首，酒千觞。几曾著眼看侯王。玉楼金阙慵归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阳”[4]136体现了其年少轻狂、蔑视权

贵的心态，而当他经历了国破家亡、宦海沉浮之后，梅花却寄托了更多深层的意蕴。“岩扃旧菊犹存，更松偃梅疏新种成”,
[4]95

写其每日与松、菊、梅为伴，南渡前就深藏在心的复归自然的夙愿终于成为了现实。“西真姊妹，只这梅花是。乘醉下瑶池，

粉燕支、何曾梳洗。冰姿素艳，无意压群芳，独自笑，有时愁，一点心难寄”,[4]161 更将梅花拟作仙子，衬托出其冰肌玉骨、不

事雕琢的品格；而“无意压群芳”亦是其一生无意于功名利禄的写照。但事实上，朱敦儒曾两度出仕，亦违背本心，故“独自

笑，有时愁”是其归隐后情感的微妙表达。 

垂钓，可以说是朱敦儒隐逸生活中的一大乐事。朱敦儒写有《好事近·渔父词》六首，简笔勾勒出闲适钓者生活的几个断

面，如： 

摇首出红尘，醒醉更无时节。活计绿蓑青笠，惯披霜冲雪。晚来风定钓丝闲，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鸿明灭。[4]242 

这首词将柳宗元《江雪》和张志和《渔歌子》的意境融于其中，渔夫逍遥自在，醉醒无时，装束也颇为简朴，绿蓑青笠，

取之于天然，不仅可以遮风挡雨，亦可抵挡霜雪。晚来垂钓，恰可坐拥一江明月。另如： 

眼里数闲人，只有钓翁潇洒。已佩水仙宫印，恶风波不怕。此心那许世人知，名姓是虚假。一棹五湖三岛，任船儿尖耍。[4]243 

在此，朱敦儒全然陶醉于渔者生活中，无惧风浪、怡然自乐，即使隐姓埋名，不被世人知晓，亦可忘却红尘俗世，在广阔

的天地里畅游。 

厉鹗《宋诗纪事》于朱敦儒《绝句》诗后记： 

朱希真居嘉禾，与朋侪辈诣之，闻笛声自烟波间起，顷之，棹小舟而至，则与惧归。室中悬琴、筑、阮、咸之类，檐间有

珍禽，皆目所未睹。室中篮缶贮果实、脯醢，客至，挑取以奉客。[16]1143 

这亦是对朱敦儒怡然自足的隐逸生涯的真实描绘与翔实总结，而其词作则是其隐逸生活在各个层面里的展现，吹笛、泛舟、

奏乐、迎客，正可谓诗意栖居。 

三、嘉禾隐逸词中的忧患悔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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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敦儒晚年在嘉禾大地遁世归隐，与禽鸟和游鱼为伴，虽然怡然自乐，但其亦思虑良多而非全然无牵无挂。其忧国、思乡、

悔恨之情在嘉禾隐逸词中时有体现，但更多的是在领略升沉荣辱之后而淡然处之的达观。 

朱敦儒素有用世之才，但因为天性放达，不以功名利禄为念，在南渡之前并未做官，却过着寻欢放浪的生活，《宋史·朱敦

儒传》曾说： 

敦儒志行高洁，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。靖康中召至京师，将处以学官，敦儒辞曰“麋鹿之性，自乐闲旷，爵禄非所愿也”,

固辞。[17] 

朱敦儒蔑视功名利禄，追求独立人格，在西京洛阳的“畸形”繁华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，“生长西都逢化日，行歌不记流

年。花间相过酒家眠。乘风游二室，弄雪过三川”,[4]123 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见证了北宋最后的末世繁华。宋代陈元靓《事

林广记》有云：“况乎奢华治世，豪富皇州，春风喧鼓吹，化日沸歌讴，欢笑对吴姬越女，繁华胜桑瓦潘楼。”[18]这便是徽宗

宣和末年的都城，表面的繁华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声色犬马的需要，而内里却是国库空虚、守备废弛、边患不时告急的窘状。 

靖康之耻后，都城陷落，繁华散尽，朱敦儒也被迫逃往南方。其归隐之时，距离北宋灭亡已有二十二年之久，而他对于故

土的思念、光复国土的决心，却未曾磨灭： 

老人无复少年欢。嫌酒倦吹弹。黄昏又是风雨，楼外角声残。悲故国，念尘寰。事难言。下了纸帐，曳上青毡，一任霜寒。
[4]332 

彼时，朱敦儒已经垂垂老矣，故国也已覆灭许久，但想起故国的前尘往事，依然不禁哽咽。此处用“青毡”典，引王献之

对盗者所言，1应是谴责金人盗走宋朝江山的无耻行径。是时，虽饮酒听曲，却也难以抚平其对故国的怀思。 

令朱敦儒难以释怀的不仅仅是满目疮痍的故国，更有自己欲归不得的家乡。落叶归根、安土重迁，是中国人常见的心理。

晚年的朱敦儒居住在离嵩洛 1700多里外的嘉禾，虽然在他乡也算怡然自得，但背井离乡的忧思，也时常扰动着他： 

乡关散尽当年客。春风寂寞花无色。长日掩重门。江山眼外昏。画图高挂壁。嵩少参差碧。想见卧云人。松黄落洞门。[4]339 

在乡关之思的侵扰下，朱敦儒倍感门庭冷落，眼前的江山在昏黄的暮色中变得黯淡，只有墙上的壁画，描绘的是嵩山和少

林山的景色，能为他的怀乡之情找到一丝依托。此时，他更加艳羡嵩少二山的隐士，羡慕苏轼笔下的“江南来见卧云人”,他亦

想找到隐居的洞门，可以心境平和、无所挂怀。“元是西都散汉，江南今日衰翁，从来颠怪更心风，做尽百般无用”,[4]260 更是

用“西都”和“江南”这两个空间概念，抒发了作者暮年不得归乡的无奈。在江南的他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仙风道骨，亦有

未了夙愿。 

除此之外，在朱敦儒的生平中，有一个易为人忽视的节点。绍兴十六年(1146),朱敦儒在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上被罢免，后

获赦免，终于在绍兴十九年(1149)之后上疏致仕。或以为其嘉禾隐逸生涯是绍兴十九年(1149)致仕一直到绍兴二十九年(1159)

去世，实则不然。在此期间，还伴随着他的一次短暂“复出”,也正是这次“复出”,使得朱敦儒被当世和后世文人讥以“人不

如其文”的微词，也使其晚年颇为迷惘和自责。 

毋庸置疑的是，朱敦儒始终处在“仕”与“隐”进退维谷的局面中，但基本能恪守本心，虽有无奈之举，但能遵循士人用

行舍藏的处世法则： 

嵩高维岳，图书之渊，西都二室三川。神鼎定金，麟符刻玉，英灵未称河山。谁再整乾坤。是挺生真主，浴日开天。御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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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苑，驾回汾水凤楼闲。升平运属当千。眷凝旒暇日，西顾依然。银汉诏虹，瑶台赐碧，新瑞气祥烟。重到帝居前。怪鹊桥龙

阙，飞下人间。父老欢呼，翠华来也太平年。[4]86 

此篇作于徽宗政和七年(1117)的词作，将亡国之君宋徽宗谀为“英灵”“真主”,认为其有“浴日开天”之功；国家已经在

灭亡的边缘，朱敦儒却依然称之为“升平”“太平”。可见，早年的朱敦儒亦不总是那样志行高洁，亦有封建知识分子所未能

免俗之处。 

此外，绍兴二十五年(1155)十月初六，朱敦儒落致仕，除鸿胪少卿；同月二十三日，再度致仕，复隐嘉禾。然而，正是这

16天的复起，使得朱敦儒的人品为世人所讥，也让他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。《宋诗纪事》曾云： 

敦儒素诗及乐府，婉丽清畅。时秦桧当国，喜奖骚人墨客，以文太平。桧子熹亦好诗。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，复除敦

儒为鸿胪少卿。桧死，敦儒亦废。[16]1143 

由于再度为官时勾结秦桧，朱敦儒晚节不保。其二次出仕的时间虽然很短，担任的“鸿胪少卿”亦是虚衔，且“复起”也

多有对儿子前途的考虑，但也难以避免落下“构陷奸臣”的骂名。张德瀛曾云： 

朱希真词品高洁，妍思幽窗，殆类储光羲诗体，读其词，可想见其人。然希真守节不终，首鼠两端，贻讥国史，视魏了翁、

徐仲车诸人，相距远矣。[19] 

可见，正是因为朱敦儒晚年构陷秦桧，使得世人对其评价产生了质的变化，认为其人品未必如其词品那般高洁，故难以将

其归入“隐士”一流。 

通览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，不难发现，他此后对于这短短 16天的“复起”有着深深的自责： 

一夜新秋风雨。客恨客愁无数。我是卧云人，悔到红尘深处。难住。难住。拂袖青山归去。[4]381 

如前文叙述，“卧云人”是隐者象征，而此处交代作者自身隐逸的缘由，那便是“悔到红尘深处”。人到暮年，回首自己

的一生，犯下的许多错误都已经无法弥补，便只好“事了拂衣去”,隐遁于青山之间，其中也不免有对晚年政治立场上短暂动摇

的悔恨。又如： 

残梦不须深，念这些个光阴煞短。解散缰绳休系绊，把从前一笔句断。[4]343 

在这首词中，迟暮的词人感叹时光飞逝，为自己的一生时常受到拘系而感慨，期待“解散缰绳”,把功过是非都一笔勾销，

大有断舍离之念。 

同样地，又如： 

新来省悟一生痴。寻觅上天梯。抛失眼前活计，踏翻暗里危机。莫言就错，真须悔过，休更迟疑。要识天苏阤味，元来只

是黄齑。[4]175 

表面上，朱敦儒说自己寻天梯而不得，只能在人间徘徊；实际上，亦暗含对再度出仕的悔恨。不难看出，晚年“复起”的

经历使其万分悔恨。“踏翻暗里危机”,暗指二度入仕后所招来的麻烦与是非。下阕由上阕引出，表示决心悔过；最后两句说自

己本想一尝“天苏”的美味，可哪知竟是苦涩的“黄齑”,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，体现出作者对于二度入仕经历的懊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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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，这一时期的嘉禾隐逸词，朱敦儒的感情是复杂的、富有层次感的。但看透世情的放达依然是这一时期词作的总基

调。通览该时期词作，共出现“我”字 12 次，“吾”字 3 次，“衰翁”3 次，由这些第一人称的表述可见其这一时期自我意识

的高扬，如： 

我不是神仙，不会炼丹烧药。只是爱闲耽酒，畏浮名拘缚。种成桃李一园花，真处怕人觉。受用现前活计，且行歌行乐。[4]251 

明白如话的语言，足可见朱敦儒此时的疏狂心性：虽然不如神仙可以长生不老，但是依然可以不为虚名所累，纵情饮酒，

及时行乐。年过古稀的朱敦儒一切从心所欲，不再逢迎任何人，对于“雅会”这样的乐事，他也屡屡推辞，如： 

七十衰翁，告老归来，放怀纵心。……勉意追随，强颜陪奉，费力劳神恐未真。君休怪，近频辞雅会，不是无情。
[4]95

 

在同期的其他诗作中，他也以豪迈的笔调、旷达的情怀勉励着命途多舛的自己，如： 

无知老子。元住渔舟樵舍里。暂借权监。持节纡朱我甚惭。不能者止。免苦龟肠忧虎尾。身退心闲。剩向人间活几年。[4]276 

此词以老子“无知无能”的思想开篇，充分展现了晚年朱敦儒崇尚道家、看淡一切的达观。“持节纡朱”谓授以官职，而

此时，其态度则是“惭”,可见其对功名利禄的看淡。“不能者止”则是化用《论语·季氏》中的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”以声

明其不想忝居官位。最后，他直陈退隐山林、越名任心的夙愿，“剩向人间活几年”也是其珍惜当下、热爱生命的体现。又如： 

世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不须计较苦劳心。万事原来有命。幸遇三杯酒好，况逢一朵花新。片时欢笑且相亲。明日

阴晴未定。
[4]262

 

此词表现了作者暮年对世事的彻悟，人生短暂，人情凉薄，非人力所能改变。万事其实早有定数，不必对其存有执念，不

如纵情诗酒，乐此终年。在生命的终点，朱敦儒终于了悟了生命的意义，也卸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。 

四、结语 

朱敦儒的嘉禾隐逸词，写于绍兴十六年(1146)之后，记录了其从上疏告归到短暂复起、后又再度致仕的过程，共有词作 71

首。朱敦儒隐逸词中的嘉禾大地，颇具水乡风情。鸳鸯湖、放鹤洲，不仅是朱敦儒晚年活动的空间，亦是历代文人墨客的吟咏

之所，及至于今天，依然是游人如织的文化旅游景点。朱敦儒的隐居生活，是纯粹简朴而又充实丰富的，他以琴书为伴，又以

酒为友、以花为邻，也过着“青箬绿蓑”的渔者生活，体会、享用山川日月的精华，展现疏狂自放的性格。朱敦儒隐逸词中表

现的思想亦非淡泊隐逸一种，其间，夹杂着忧国、伤时、悔恨等种种复杂因素。对于朱敦儒其人其词的评价，学界历来争议颇

多，或称其为“神仙风致”,或称其“晚节不保”。而唯有细读其词、细考其生平才可知晓，朱敦儒在生命的末尾，虽犹有悔恨，

却完成了自己的夙愿，实现了与自身的和解。千百载之后的我们，亦能读到一颗恬淡的心灵，欣赏其一生都在追求的独立人格，

朱敦儒即使偶有行差踏错，亦是迫于时代和生计的无奈之举，亦不当为世人求全责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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